
文 化4 2025年 5月 30日 星期五

责编 美编 祁玲

本社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青岛路7号 联系方式：（027） 82767465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全年300元 印刷单位：长江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谌家矶大道 119 号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27）82329576

母 亲 包 粽 子 极 有 章 法 。 她
说，粽叶要选宽大完整的，不能
有 虫 眼 ，也 不 能 太 老 。 老 叶 子
包 出 来 的 粽 子 ，煮 熟 后 总 带 着
股子苦涩。糯米需提前两日浸
泡 。 清 水 里 沉 浮 的 米 粒 ，渐 渐
吸饱了水分，变得圆润透亮，我
总忍不住捞一把在掌心搓捻。

咸 鸭 蛋 才 是 这 粽 子 的 魂
魄。好的咸鸭蛋，蛋白如玉，蛋
黄须得红亮亮的汪着油。敲开
蛋 壳 时 ，那 油 星 子 便 迫 不 及 待
地沁出来。母亲教我用筷子尖
轻 轻 戳 开 蛋 黄 ，让 油 脂 慢 慢 渗
入周围的糯米里。这动作要轻
巧，重了便散了形，轻了又化不
开油香。

包 粽 子 那 日 ，厨 房 里 总 是
氤氲着水汽。煮过的粽叶在铝

盆 里 舒 展 ，像 一 尾 尾 刚 出 水 的
青 鱼 。 我 学 着 母 亲 的 手 法 ，将
两 片 叶 子 错 叠 ，窝 成 小 小 的 漏
斗 。 抓 一 把 糯 米 垫 底 ，居 中 埋
进 半 只 咸 鸭 蛋 ，再 覆 上 糯 米 。
最 难 的 是 捆 扎—— 左 手 要 始 终
拢 住 粽 形 ，右 手 捏 着 棉 线 上 下
翻飞。母亲捆的粽子棱是棱角
是角，我包的却总有些圆钝，像
裹着棉袄的胖娃娃。

灶 上 的 大 铁 锅 早 咕 嘟 起 来
了 。 粽 子 们 挨 挨 挤 挤 沉 入 水
中 ，渐 渐 被 沸 腾 的 水 花 淹 没 。
柴 火 要 烧 得 匀 ，火 急 了 外 熟 里
生 ，火 慢 了 米 粒 发 僵 。 待 得 满
屋 粽 香 关 不 住 时 ，便 是 起 锅 的
时 候 。 煮 透 的 粽 子 沉 甸 甸 的 ，
解 开 棉 线 ，青 叶 早 已 变 成 深
碧 。 剥 开 时 得 小 心 ，稍 不 留 神

就会带下黏着的一层米衣。糯
米 此 时 已 染 上 颜 色 ，那 是 咸 蛋
黄油慢慢浸润的痕迹。用竹筷
轻 轻 划 开 ，便 见 那 红 艳 艳 的 蛋
黄 嵌 在 中 央 ，像 雪 地 里 绽 开 的
腊梅。

第 一 口 总 要 尝 那 浸 了 油 的
米 粒 。 咸 香 里 带 着 粽 叶 的 清
气，糯而不烂，弹牙得很。待吃
到 蛋 黄 处 ，沙 沙 的 质 感 混 着 油
脂 ，在 舌 尖 化 开 一 片 丰 腴 。 母
亲 总 说 咸 鸭 蛋 粽 子 要 配 新 蒜 ，
辛 辣 冲 淡 了 油 腻 ，反 倒 勾 出 更
深长的回味。

如 今 我 依 然 在 端 午 包 粽
子 。 有 些 味 道 ，原 不 是 为 了 果
腹 ，倒 像 是 往 岁 月 长 河 里 投 下
的 浮 标 。 顺 着 咸 香 往 回 摸 索 ，
总能打捞起几颗发亮的记忆。

民 谚 有 云 ：“ 清 明 插 柳 ，端
午 插 艾 。”艾 草 与 菖 蒲 ，无 疑 是
端 午 最 鲜 明 的 标 志 。 古 时 五
月 ，被视为“毒月”，湿热交织 ，
蛇 虫 横 行 。 先 民 们 以 草 木 为
药 ，艾 草 悬 于 门 楣 之 上 ，菖 蒲
浸 于 酒 液 之 中 ，借 其 辛 辣 浓 烈
之 气 ，驱 邪 避 秽 ，护 佑 家 宅 安
宁 。 人 们 更 以 艾 叶 煮 水 沐 浴 ，
孩 童 额 间 点 雄 黄 ，耳 后 涂 朱
砂 ，以 古 老 智 慧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这 不 仅 是 祛 病 防 疫 的 朴 素
实 践 ，更 是 对 天 地 万 物 满 怀 敬
畏之心的体现。

谚 语 中 的 端 午 ，是 自 然 与
人 文 的 巧 妙 交 织 ，是 生 存 智 慧
与 精 神 信 仰 的 双 重 烙 印 。“ 饮
了 雄 黄 酒 ，百 病 都 远 走 。”雄 黄
性 烈 ，古 人 以 酒 调 和 ，涂 抹 于
孩 童 耳 鼻 ，洒 遍 墙 角 院 落 ，只
为 驱 散 蛇 蝎 毒 虫 ，守 护 家 宅 平
安 。 这 一 习 俗 在《白 蛇 传》中
化 作 凄 美 传 说 ，白 素 贞 饮 雄 黄
现 原 形 ，许 仙 的 惊 恐 背 后 ，是
人 妖 殊 途 的 宿 命 无 奈 ，亦 是 凡

人 对 抗 未 知 世 界 的 执 着 信 念 。
雄 黄 的 辛 辣 与 传 说 的 凄 婉 ，让
端午的酒香中多了几分人间烟
火的韵味与深情。

“粽子香，香厨房。”粽叶包
裹 的 不 仅 是 糯 米 的 香 甜 ，更 是
端午节的传统记忆。楚人投米
团 入 江 ，本 为 保 全 屈 原 身 躯 ，
却让粽子成为穿越时空的信物
与 纪 念 。 北 方 农 家 ，母 亲 蒸 一
锅 白 糯 ，撒 上 白 糖 ，清 贫 岁 月
中 最 甜 蜜 的 仪 式 ，便 是 这 简 单
却温馨的粽香。粽子的演变亦
是 文 化 的 交 融 与 碰 撞 ，东 汉 的
碱 水 粽 、唐 代 的 九 子 粽 、宋 代
的 蜜 饯 粽 ，直 至 今 日 的 蛋 黄 肉
粽 ，每 一 味 馅 料 都 是 地 域 风 土
的独特注脚与诠释。

“赛龙舟，迎吉祥。”龙舟竞
渡 的 鼓 声 ，从 楚 地 江 河 响 彻 四
海 。 最 初 ，它 是 吴 越 先 民 祭 祀
水 神 的 狂 欢 盛 宴 ；屈 原 沉 江
后 ，舟 楫 化 作 打 捞 忠 魂 的 坚 定
执念 。“龙舟竞渡 ，活力端午 。”
舟 身 绘 龙 鳞 ，桨 下 生 雷 霆 ，竞

渡 者 以 血 肉 之 躯 与 波 涛 较
劲 ，恰 如 民 族 血 脉 中 那 股
奔 腾 不 息 、勇 往 直 前 的 力
量 。 岭 南 龙 舟 赛 延 续 月
余 ，村 社 以 舟 为 媒 ，联 结 宗
族情谊，彰显文化之韵。

五 彩 绳 的 习 俗 ，源 自 上 古
时 期 的“ 续 命 缕 ”。“ 早 系 彩 绳
午 洒 酒 ，所 有 疾 病 都 溜 走 。”五
彩 绳 ，又 称 五 彩 丝 、五 色 丝 等 ，
一般在端午节佩戴五色丝线以
辟 邪 ，兼 有 祈 福 纳 吉 的 美 好 寓
意。主要由青（或蓝）、红、黄、
白 、黑 五 种 颜 色 的 线 编 织 而
成 ，分别对应金、火、木、土、水
五 种 自 然 元 素 ，编 织 成 孩 童 腕
间的守护与祝福。河南灵宝之
地 ，母 亲 熬 夜 缝 制 香 囊 ，碎 布
拼 成 月 牙 、辣 椒 之 形 ，塞 入 香
草 ，垂 于 孩 童 胸 前 ，针 脚 间 缝
进 的 是 生 生 不 息 的 祈 愿 与 期
盼 。 待 夏 至 首 场 大 雨 ，解 下 的
丝 线 随 水 流 逝 ，仿 佛 将 灾 厄 付
与 江 河—— 这 是 农 耕 文 明 对 自
然 的 敬 畏 与 托 付 ，亦 是 生 命 轮
回不息的深刻隐喻。

端 午 的 谚 语 ，犹 如 散 落 在
岁 月 长 河 中 的 文 化 珍 珠 ，艾 草
雄黄、龙舟粽香、五彩丝线……
每 一 句 民 谣 谚 语 背 后 ，都 承 载
着无数先民的智慧与汗水。他
们 以 草 木 为 剑 、以 米 黍 为 舟 ，
在 节 俗 中 安 顿 身 心 ，在 信 仰 中
寻 找 精 神 归 宿 。 今 日 之 端 午 ，
当 我 们 重 读 这 些 谚 语 时 ，不 仅
是 在 追 溯 传 统 之 根 脉 ，更 是 将
生存智慧与精神丰碑一代代镌
刻进时光的纹理之中。正如汨
罗 江 水 ，裹 挟 着《楚 辞》的 悠 悠
叹 息 ，流 淌 千 年 ，依 旧 清 澈 如
初，熠熠生辉。

晨 光 爬 上 老 宅 的 木 格 窗 棂
时 ，灶 房 里 已 浮 动 开 了 草 木 清
苦的气息。母亲掀开蒙了整年
的 青 灰 陶 瓮 ，油 纸 剥 落 的 簌 簌
声 里 ，咸 香 混 着 艾 草 香 便 顺 着
砖缝爬上房梁。

这 瓮 里 沉 睡 的 ，是 去 年 端
午 时 腌 下 的 鸭 蛋 ，此 刻 正 裹 着
晶 亮 的 盐 霜 ，像 被 月 光 吻 过 的
星子。

母 亲 腌 蛋 的 手 艺 是 外 婆 传
下的。她总在立夏后便亲自去
河 边 挑 蛋 ，芦 苇 荡 里 的 鸭 子 吃
活 食 ，下 的 蛋 壳 泛 着 青 瓷 光 ，
握在掌心沉甸甸的。我常蹲在
竹 篮 边 看 她 逐 个 检 视 ，但 见 她
将 蛋 对 着 日 头 照 ，蛋 清 里 浮 动
的 蛋 黄 便 透 出 琥 珀 色 ：“ 要 挑
这 样 的 ，蛋 黄 才 起 沙 流 油 。”说
话 时 ，她 鬓 角 的 白 发 被 风 撩
起，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银。

腌 蛋 那 日 ，灶 房 便 成 了 母
亲的领地。粗盐在铁锅里炒得
噼 啪 作 响 ，花 椒 与 八 角 在 热 浪
中舒展筋骨。母亲将滚烫的盐
粒 细 细 裹 住 每 个 蛋 ，动 作 轻 柔
得像在抚摸初生的婴孩。我总
想 帮 忙 ，却 被 她 笑 着 推 开 ：“ 盐
粒 子 烫 ，莫 要 脏 了 你 的 花 衣
裳 。”待 百 来 个 蛋 在 陶 瓮 里 码
齐 ，她 便 浇 上 陈 年 黄 酒 ，撒 一
把 晒 干 的 菖 蒲 ，最 后 压 上 那 块
磨得发亮的青石。这石头是外
婆 留 下 的 ，据 说 能 镇 得 住 岁
月，锁得住香气。

端午正日，天未亮透，母亲
已在灶间忙活。新麦磨的粉蒸

出 暄 软 的 白 面 馍 ，艾 草 煮 的 鸡
蛋 染 着 翡 翠 纹 ，而 最 令 人 期 待
的 ，是 那 锅 用 腌 蛋 黄 熬 的 粥 。
金 黄 的 油 花 在 粥 面 浮 着 ，舀 一
勺 送 进 嘴 里 ，沙 沙 的 蛋 黄 裹 着
米 香 ，直 暖 到 人 心 窝 子 里 。 母
亲 总 说 ：“ 吃 了 这 碗 粥 ，一 夏 都
安生。”

最 难 忘 是 分 蛋 的 时 刻 。 母
亲 将 咸 蛋 裹 进 红 纸 ，用 五 色 丝
线扎成菱角状。堂姐弟们围成
一 圈 ，她 便 变 戏 法 似 的 从 围 裙
兜 里 掏 出 彩 蛋 ，这 个 额 头 点 朱
砂 ，那 个 辫 梢 系 彩 绳 。 我 的 那
份 总 用 最 鲜 亮 的 红 纸 包 着 ，蛋
壳上还留着母亲用蓖麻油写的

“ 安 ”字 。 她 教 我 们 把 蛋 挂 在
蚊 帐 钩 上 ，说 这 样 夜 里 的 邪 祟
不 敢 来 ，却 不 知 那 些 蛋 最 终 都
进了我们贪吃的嘴。

有一年，我发高烧说胡话，
朦 胧 间 见 她 坐 在 床 边 ，用 银 匙
挖 着 温 热 的 鹅 蛋 黄 ，一 勺 勺 喂
我 ：“ 吃 了 补 元 气 ，明 儿 就 好
了 。”月 光 从 雕 花 窗 棂 漏 进 来 ，
在 她 发 间 织 成 银 线 ，那 勺 蛋 黄
比蜜还甜。

如 今 站 在 异 乡 的 超 市 货 架
前 ，玻 璃 罐 里 的 咸 蛋 整 齐 得 像
士 兵 ，却 再 寻 不 见 母 亲 瓮 中 那
种带着温度的咸香。前日整理
旧 物 ，翻 出 她 手 写 的 腌 蛋 方
子 ，纸 页 已 泛 黄 ，墨 迹 洇 开 处
仿佛还能闻见艾草香。忽然懂
得 ，那 些 被 盐 霜 包 裹 的 何 止 是
鸭蛋？那分明是一个母亲用三
十年光阴腌制的牵挂。

那些朱砂 艾叶 雄黄
那些白芷 芩草 川芎
那些排草 苍术 甘松
那些香附 辛夷 牛黄
那些香料 那些中草药
采撷 磨研 提炼 缝制
急不可耐地挤进香囊
拥拥挤挤 喧喧嚷嚷
打扮端午节日的盛装

把端午想象成一位少女
内有香囊 外以绢布
青春如五月 清香四溢
五色丝线 弦扣成索
点缀为摇曳的流苏

端午的香囊
结成一串串 形态万状
花 草 虫 鸟
香囊上绣织
香气袅袅 叽叽喳喳
节日有声有色
有了绿色 有了诗意

五 月 的 岭 南 ，风 总 是 比 雨
先 到 来 ，它 从 南 海 深 处 卷 起 ，
裹 挟 着 水 汽 ，在 小 镇 里 打 着 转
儿 。 一 嗅 到 这 湿 润 的 气 息 ，人
们便知道，龙舟水要来了。

龙 舟 水 不 是 温 柔 的 细 雨 。
它 来 得 蛮 横 ，像 跟 谁 赌 着 气 似
的 。 早 晨 天 还 蓝 得 透 亮 ，气 温
也 高 ，转 眼 西 边 的 云 就 堆 成 了
铅 灰 色 ，闷 雷 在 云 层 里 滚 上 几
滚 ，雨 点 子 便 砸 了 下 来 。 雨 有
时 还 算 矜 持 ，啪 嗒 啪 嗒 落 几
滴 ，但 更 多 时 候 雨 势 极 大 ，哗
啦 啦 倾 泻 下 来 ，且 往 往 一 下 就
是 好 几 日 ，难 怪 古 人 会 写 下

“ 孩 童 不 晓 龙 舟 雨 ，笑 指 仙 庭
倒浴盆”这样俏皮的诗句。

我 第 一 次 听 说“ 龙 舟 水 ”，
是在幼年时的端午。奶奶蹲在
灶 房 包 粽 子 ，我 坐 在 小 板 凳 上
帮她捋粽叶。灶里的火苗舔着
铁 锅 底 ，锅 里 煮 着 的 粽 叶 把 水
汽 都 染 成 了 青 绿 色 ，一 缕 缕 往
上 蹿 ，攀 上 土 墙 ，又 缓 缓 滑
落 。 忽 然 一 阵 急 雨 砸 在 瓦 片
上 ，惊 得 灶 膛 里 的 火“ 噗 ”地 一
颤 。 奶 奶 撩 起 围 裙 擦 手 ，望 着
门 外 细 密 的 雨 帘 说 ：“ 龙 王 爷
送 水 来 了 。”见 我 瞪 圆 了 眼 ，她
笑着用沾着糯米粒的手指戳我
额 头 ：“ 天 上 有 龙 王 ，在 端 午 这
天 布 施 恩 泽 ，用 龙 须 化 作 雨
水 ，我 们 叫 它‘ 龙 须 水 ’，被 它
淋 过 的 农 作 物 长 得 快 ，果 子 特

别甜……”
后 来 我 总 望 着 天 ，看 是 否

真 有 龙 王 在 云 里 翻 腾 ，洒 下 神
奇 的 甘 霖 。 然 而 ，龙 王 没 看
到 ，倒 是 看 到 雨 后 的 杨 梅 红 得
发 紫 ，荔 枝 壳 上 的 刺 也 软 了 几
分 ，青 涩 的 芒 果 在 畅 饮 几 日 龙
舟 水 后 ，仿 佛 被 施 了 魔 法 ，变
得 又 大 又 甜 ，散 发 着 别 样 的 果
香 。 田 里 的 艾 草 ，也 在 龙 舟 水
的 滋 润 下 青 葱 滴 翠 ，芳 香 馥
郁 ，插 在 各 家 各 户 的 门 楣 上 ，
雨 水 顺 着 草 茎 往 下 滴 ，在 门 槛
上 洇 出 深 色 的 圆 点 ，既 好 看 又
好闻。

龙 舟 水 来 了 ，小 孩 最 是 欢
喜 ，都 赤 着 脚 ，在 积 水 的 街 巷
中 奔 跑 ，溅 起 的 水 花 打 湿 了 裤
管 ，也 浑 不 在 意 。 大 人 虽 有 呵
斥 ，但 也 任 由 他 们 去 了 。 奶 奶
甚至会在水里泡上艾草或石榴
叶 ，为 我 们 洗 脸 擦 身 子 ，说 洗
过龙舟水的娃不长痱子。我虽
然 不 知 其 中 缘 由 ，但 每 次 洗 完
龙舟水后，都觉得神清气爽。

龙舟水，下了一年又一年，
它 冲 刷 着 岭 南 的 土 地 ，也 浸 润
着 这 里 的 人 情 。 奶 奶 走 后 ，我
再 没 听 过“ 龙 王 爷 送 水 ”的 故
事 ，但 每 当 我 看 见 雨 水 在 艾 草
叶 上 凝 成 水 珠 ，还 是 会 下 意 识
伸 出 手 去 接 —— 凉 丝 丝 的 ，像
小 时 候 奶 奶 用 这 水 给 我 擦 脸
时，从指缝落下来的那一滴。

雨水过后，粽叶的清香还在，孩童的笑声和龙舟
的 鼓 声 也 犹 在 ，而 关 于 端 午 的 诗 意 与 豪 情 ，还 会 一
代代地流传下去。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蘸白糖。”
这 句 民 俗 谚 语 ，以 简 练 韵 律 勾 勒 出 端 午 的 烟 火 气 息 与 诗
意盎然的景象。

谚语中的端午
□ 张宏宇

粽叶青时忆咸香
□ 高峰

当 艾 草 的 清 香 漫 过 千 门 万
户 ，粽 叶 的 翠 绿 裹 住 糯 米 的 软
糯 ，大 江 南 北 便 在 同 一 个 节 气
里 ，奏 响 了 端 午 的 和 弦 。 无 论 是

北 方 的 蜜 枣 粽 ，还 是 南 方 的 咸 蛋
黄 肉 粽 ，粽 叶 包 裹 的 皆 是 对 生 活
的热望；无论“逆水行舟 30 公里”

“一叶孤舟破浪 ”的麻阳龙舟 ，还
是“ 一 鼓 转 三 弯 ”“ 惊 险 漂 移 ”的

佛 山 叠 滘 龙 船 。 粽 香 与 潮 声 交
织 ，跨 越 山 海 ，将 千 万 里 的

“ 情 ” 拧 成 一 股 绳 —— 那 是 对
家 国 安 康 的 共 盼 ，是 对 岁 月 绵 长
的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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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临 近 ，青 翠 的 粽 叶 开 始 在 菜 贩 的 担 头 轻 轻 摇 晃 ，像 是 提 前 摇
响了节日的铃铛。我总爱在这样的时节，循着记忆里的法子，包几只
咸鸭蛋粽子。

如 今 端 午 又 至 ，我 学 着 母 亲 的 样 子 腌 蛋 。 当 盐
粒 在 掌 心 簌 簌 落 下 时 ，恍 惚 中 ，似 乎 又 看 见 了 老 宅
灶 房 里 ，母 亲 弯 腰 压 石 的 身 影 。 原 来 最 深 沉 的 爱 ，
都 藏 在 时 光 腌 渍 的 褶 皱 里 ，像 那 些 泛 着 油 光 的 蛋
黄，看似平常，却能在某个寻常的午后，忽然就漫出
滚烫的思念。

腌鸭蛋
□ 杨锐

龙须水
□ 邱宝瑜

端午的香囊
□ 袁传宝


